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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行吟（组诗）

■ 程川

桃源山居农耕博物馆

你们都是光阴和都市的遗民
累豁了嘴的镰刀、锄头、犁铧
在此聚会。好像当年
叼着叶子烟，走进
煤油灯摇曳的大队和生产队的会议室

那些农具、老物件，还留着
磨得发亮的体温。在我们的注视下
突然长出了一双双手
把濡湿的旧光阴拉到了眼前

那些农具、老物件
是衰老的、残缺的疼痛
在我们的恍惚间重新长出了
一双双泥脚，迈开了步子

多么熟悉的佝偻背影
有我们远去的父亲母亲

魔芋科技示范园

与这么多的魔芋邂逅
在沐川。记忆中
伶仃的魔芋几株
仍瑟缩在乡间屋后的旮旯角落

曾经如小媳妇般不起眼的魔芋
以绰约的风姿
在科技园的舞台上华丽变身

其实她们，依旧素面朝天
改变的只是光景，布景
其实她们，从来就是这一片山野的
主角。无论阳光风雨
都演绎着这一片山野的神奇

沐川草龙

麦芒和稻禾
是这片大地朴素的衣裳
给龙披上
挺直的满山翠竹
也作了龙的骨骼和脊梁

一条龙，因这片大地和山野的
慷慨赠与，而获得了
非凡的活力和灵气
飞进了，舞进了中国非遗

飞龙在天，在沐川
神话里的龙与现实如此贴近
高高在上的龙
是如何与大地上匍匐的事物
缠绕共生，融为一体

与沐川草龙相互凝视
让我们相信
高贵的龙，一直都在
平凡的人间。勤劳而灵巧的
双手，孕育了龙的真身

竹海之恋

每一株绿，亭亭玉立
每一缕风，也是绿色的
永兴湖里出浴的天空，是一块
硕大的绿翡翠

涟漪半圈，与梦中的荡漾
终于又合成了一个圆
十年了。永兴湖依旧澄澈如镜
抚我发间徒生的几缕银波

被时间遗忘的绿色世界里
不知趣的手机声突然响起
使劲地拽着脚步。怕我
稍一停留，双脚就会生出根来

嘉
定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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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岩山人

皇华台：从《诗经》里走来的千年巷陌

嘉州怀古·皇华台

皇皇者华自诗传，平江门下驻雕鞍。
千秋驿使停舟处，一径苔痕上石阑。
云影尚浮城堞古，钟声遥共蜀江寒。
谁言巷僻无人识，斜阳犹照旧街檐。

在乐山古城北隅，岷江静流之
处，藏着一条小巷。巷口寻常，巷
子不宽。如在斜阳西下时踱进巷
去，踩上那被苔痕浸染的石阶，抚
过赭红色的老墙，就会隐隐觉得，
脚下踩着的，不单是石板，更是千
年光阴。这条巷子，名叫皇华台。

“皇皇者华”
它的名字从三千年多前的诗中

走来。《诗经·小雅》有谓：“皇皇者
华，于彼原隰。”因此，那原野上光彩
照人的花朵，就成了君王使臣的雅
称。而又不知从哪一时起，这个典
雅的名字便落在了岷江之滨。

当地人世代口耳相传着一个
故事：唐代有一位使臣乘船沿岷江
南下，行至乐山时已是暮色四合。
他远远望见岸上灯火点点，便问船
家：“那是什么地方？”船家答：“那
处没有地名，只知是接官的地方。”
使臣微微一笑，随口吟道：“皇皇者
华，于彼原隰。此处当名皇华台。”
从此，这个名字便叫开了。故事的
真伪已无从考证，但乐山的老人们
讲起来，总是有鼻子有眼，仿佛那

位使臣的官船刚刚离去不久。

承奉宣诏
据说，自唐代以来，凡朝廷使臣

沿岷江南来，地方官员便在此设香
案、备礼乐，恭敬迎候。那是皇华台
最风光的岁月，旌节临风，衣冠如
云，王命与地方在此郑重“交接”。

据说，明清两代，迎使有严格
的仪轨，使臣船只在江心停稳后，
岸上鼓乐齐鸣，官员们按品级列
队，从皇华台一直排到平江门前。
为首的官员高声诵读迎制辞，声如
洪钟，连江上远处的渔舟都能听
见。使臣登岸后，在皇华台稍作休
整，换乘官轿，再入城中。这一整
套仪式，被老百姓戏称为“过五
关”，不是过关隘，是关乎礼数。
曾有民谣唱道：“皇华台，接官来；
官来了，米涨价。”虽是调侃，却也
道出了迎使盛事对市井生活的影
响。

紧邻的平江门，是使臣登岸的
专用码头，寻常百姓不得靠近，是
名副其实的“VIP 通道”。至今，

“平江门”三字仍在城墙上静默，为
清代嘉定知府朱庆藩所题。一笔
一画，都是旧日威仪的回响。

平江门与兴发门之间，还有一
座承宣桥门，是乐山古城最小、最
窄的城门。所谓“承宣”，即承奉宣
诏。当年朝廷使者宣旨，多在此上
岸。门外石阶直通江边，江水涨

时，几与门齐。老辈人曾讲，承宣
桥门下曾发生过一桩趣事：某年洪
水暴涨，江水漫过石阶，一位宣旨
的官员乘船至此，竟找不到上岸的
地方，只好让随从涉水背他过去。
这位官员在朝中以“方正”著称，此
番狼狈模样被岸上百姓看在眼里，
笑了好一阵子，从此得了个“落汤
钦差”的雅号。

“凤城”之翼
整段城墙，用的都是本地红

砂石，这种石头质地温润，夕阳下
泛着暖光，仿佛自带时间的温度。
嘉州古城自北周始建，形成“城堤
合一”的独特格局，其形如凤凰展
翅，分抵岷江与大渡河岸，乐山因
此别称“红石城”“凤城”。而皇华
台这一段，正是凤凰展开的一翼。

关于这些红砂石，民间有个
说法：当年修城墙时，官府征发民
夫从岷江上游采石，顺水运至乐
山。有一块巨石，体积太大，船装
不下，眼看工期将近，工匠们急得
团团转。当晚，一位老石匠梦见
凤凰展翅掠过江面，醒来后豁然
开朗，命人将巨石一分为三，分三
船运抵。砌墙时，三块石头恰好
拼成一整块，严丝合缝。百姓都
说这是凤凰显灵，从此称这段城
墙为“凤凰翼”。至今细看皇华台
段的城墙，仍能隐约分辨出那拼
接的缝隙。

西来钟声
历史的笔锋，总会在不经意处

转折。
清同治年间，基督教开始传入

乐山。光绪初年，法籍天主教神父
在高北门外紫云街购地建堂，取名

“公信堂”，成为乐山城内最早的教
堂之一。此后，西方传教士陆续到
来，皇华台旁的兴发街，也与这段
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矗立
在兴发街107号的基督教堂，虽历
经修缮，却仍保留着当年的建筑格
局。青砖灰瓦，拱形门窗，既有西
式教堂的庄重，又融入了川南民居
的朴实，那是中西文明在嘉州古城
相遇时留下的印记。

关于这座教堂的修建，坊间流
传着一个有趣的说法。当年选址
时，传教士看中了皇华台附近的这
块地，可当地百姓不乐意，觉得洋
人的教堂会坏了风水。双方僵持
不下，最后是一位老街坊站出来
说：“皇华台接了千年的官，也该接
接洋人了。只要钟声不扰民，有啥
不好？”这话传到传教士耳朵里，他
们当即答应：教堂钟声只在礼拜日
敲响，平日里绝不惊扰邻里。于
是，教堂便建了起来。

钟声越过古老的城墙，与岷江
涛声遥相呼应。那是另一种文明
叩响古城门扉的声音，而皇华台，
静立在旁，见证着这场跨越山海的

文化相遇。
如今，兴发街基督教堂已被列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与皇华台、
平江门、桂花楼一起，被纳入历史
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

巷陌新生
岁月不居，风流总被雨打风吹

去。随着城市变迁，平江门、承宣
桥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皇华台
也归于寻常巷陌。前些年，有位外
地学者慕名来寻皇华台，在巷口问
了几个年轻人，都说“没听过”。学
者不死心，挨家挨户地问，终于碰
到一位在门口晒太阳的老太太，老
太太一听“皇华台”三个字，眼睛亮
了：“你找皇华台？你就站在皇华
台上呢！”学者低头一看，脚下踩着
的，正是那条被水泥覆盖了半截的
青石古道。

所幸，总有人记得，总有人在
奔走。近年来，皇华台-桂花楼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渐次推进，修
缮工程正在路上。这条曾经只属
于使臣的通道，正在拂去尘埃，重
新走进人们的视野。那条被水泥
覆盖的青石古道，如今又重见天
日。据说，施工队揭开水泥层时，
发现下面的石板完好如初，马蹄印
和车辙清晰可辨。

那多少年岁月留下的痕迹，竟
被一层水泥“保护”到了今天，真可
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站在井研研溪湿地的制高点汇名楼向下眺
望，湖水揽住漫天的流云。我才慢慢懂得，井研
这座千年盐邑，长久困在丘陵褶皱里的局促，终
被一汪碧水缓缓化开。

若是把湿地的新生比作一场耐心的耕耘，每
一步推进，自有它从容的节奏。

建设者先疏通里仁河经年淤积的浅沟，理顺
片区地下的水系；继而依托高家寺水库调配活
水，让干涸洼地慢慢蓄起清波；之后修整坡地，
铺下成片草坪，沿着水岸架起石桥、修通木栈
道；最后在丘巅建起汇名楼，把盐邑的旧事妥帖
安放起来。往日的荒坡慢慢褪去沉寂，八百亩湖
面舒展铺开，山的厚重，水的柔和，至此相拥相
融。

天光落进湖面，云影随之沉潜。五孔石桥伏
在碧波之上，圆圆的桥洞映于水中，似五轮可爱
的月影。晚风拂过，倒影轻轻晃动。绿色荷叶自
在舒展，紫艳千屈菜沿着水岸次第生长，环湖林
木叠起浓荫，隔开盛夏燥热，远处楼宇默然退
远，甘心做湖山的背景。

一座城有了水，日子就慢了。
湖水舒展之后，小城的烟火与生机，终于有

了盛放的天地。白日的湖面不再安静，逢到盛
事，龙舟破浪、鼓声铿锵，水波载着竞渡的热血，
激荡整座小城。闲暇时分，乐山各地的水上运动
爱好者携桨板、皮划艇前来，偶尔逐浪清波，让
静水生出蓬勃活力。

湖畔更是人间温柔的集散地。清晨的步道，
是百姓的运动场，散步、慢跑、舒展身姿，烟火里
的安稳都在从容步履里。白日草坪开阔，亲友闲
聚、青年缓步私语，寻常的交往与柔软的邂逅，
都落在清风水岸之间。

待夜色来临，湿地又换了一番风情。晚风托
着星光，湖畔草坪灯火如昼，一场场音乐会落脚
公园湖畔，歌声漫过湖面，洗去一身的劳碌。白
日竞渡昂扬，夜晚歌声悠扬，一动一静，皆是小
城从未有过的鲜活与松弛。湿地落成，赋予这片
土地的从来不止湖山景致。

这片开阔湖面与滨湖绿地，跳出井研县域的
范围，成为乐山全域文体共享的空间。龙舟赛
事、水上体验、湖畔音乐会落地于此，为各地的
运动爱好者、普通市民搭建起交流欢聚的平台；
千年盐邑深厚的文化，借着一汪碧水融入乐山整
体文脉版图，丰富嘉州文旅的多元面貌。城南新
区依水从容铺展，曾经藏在故纸堆里的盐韵历
史、先贤故事走出古籍书卷，融进百姓散步闲谈
的日常。奔波在外滋生的迷茫、游子久别故土生
出的怅惘，都被悠悠碧波慢慢消解。本地居民朝
夕流连湖畔，在清风流水里卸下日常疲惫；各地
游人闲暇至此，在湖山晚风之中读懂井研的过
往；远行归来的故人环湖慢行，接住故土独有的
浪漫。

当我一次又一次踏着环湖步道漫步，抬眼望
见丘巅的汇名楼，静静思索小城的过往与来日。

如果时光退回十余年前，这里仍是荒坡浅
沟，人们终日固守田亩，无竞渡之声、无晚风雅
乐，井研深厚的文脉亦静静沉寂。时光不停向
前，荒隅遇上活水，故土便慢慢舒展。

山水与人心本是双向成全。往后光阴流
转，待到我们鬓色染霜、步履迟缓，依旧愿意来
湖畔闲坐。汇名楼静立丘巅，湖水从容流淌，朝
暮不息。它盛得下龙舟竞渡的热烈，容得下晚
风音乐会的温柔，也装得下一代代井研人细碎
寻常的烟火与欢喜，默默安放着故土的心事与
期盼。

■ 罗莉

浅丘是被湖水慢慢化开的

湖水从容流淌，朝暮不息。它盛得下
龙舟竞渡的热烈，容得下晚风音乐会的温
柔，也装得下一代代井研人细碎寻常的烟
火与欢喜，默默安放着故土的心事与期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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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亮

一坛光阴

我的这两坛泡菜吃得慢慢悠悠，好似生活中的闲庭信步。每天捻出几
块，看坛中的水位一点点降下去，不急，也不慌。一坛吃完，再泡一坛。我
觉得日子也该是这个样子的——不慌不忙，岁月静好，静待花开。

岁
月
随
想

一个人的午餐，在家里，总喜欢和
着泡菜，拿油汤泡饭。小时候如此，
现在亦如此。筷子扒拉着米饭，看油
花在碗沿漾开一圈琥珀色的光泽，那
一刻仿佛又回到了老屋的灶台边，姐
姐坐在对面，我们各自埋着头，碗里
的热气扑在脸上，潮湿而温暖。

妻子说，她的童年是吃咸菜长
大的。那时候她家有的是青菜，就
是那种腌在大陶罐里的青菜，黑黢
黢的坛子比她的个子还高，立在堂
屋的角落里。据她说，她曾因为闻
着坛边溢出的酸香，忍不住想揭开
盖子伸手去捞一块。谁知手刚搭上
坛沿，身后就传来一声厉喝：“谁在
偷咸菜！”紧接着是拐杖杵地的闷
响。她的外公那时还是公社支书，
威严是刻在骨头里的。妻子说，她
当时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两只
手颤巍巍地悬在半空，脚却钉在原
地动弹不得。那坛咸菜的气味就在
鼻尖萦绕，咸、酸，带着一丝回甘，近
在咫尺又远在天涯。

我小时候几乎没有真正吃过正宗
的咸菜，到初中才略有“口福”。我
能想象出当时农村咸菜的模样——
菜叶子蜷在浑浊的盐水里，颜色是

那种沉静的深褐，像旧年的时光。
后来妻子逐渐长大，取得了外公的
信任。曾经的厉喝变成了首肯和赐
予，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那
口大陶罐前，揭开盖子，用竹筷夹出
几片被石头压稳、竹篾横穿，腌得透
亮的菜叶。

这是咸菜的魅力，也是那个年代
的注脚和印记。姐姐现在已然有了
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但说起小时候的
油汤扒饭，依旧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她说那时候猪油是金贵的，一碗饭滴
上几滴酱油、浇一勺热汤，就是人间
美味。我们共同的童年，就这么一碗
一碗地扒过去了。

现在的泡菜，与曾经的咸菜相比，
所需材料更简单，程序也更方便。一
坛好的泡菜要色香味俱全，时间的把
控分毫不差。这些年，姐姐的喜好和
我一样，从猪油扒饭一跃升级为一坛
泡菜。嫩生姜、豇豆、大蒜、长辣椒，
皆可入坛。那个味道天马行空，一看
那整齐划一的排列、鲜亮饱满的色
泽，就禁不住流口水。一日三餐时
候，我会拿出一只大碗，各种荤素混
合一起，再在碗上点缀几块泡菜。一
口下去，油的醇厚与酸的尖锐在舌尖

上相逢，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彼
此拍着肩膀哈哈大笑。

泡菜必要泡坛，我家有一大一小
两尊粗陶罐：透气适宜，发酵更香；避
光隔热，不易生白花；酸碱稳定，不析
出有害物质。但玻璃泡菜坛也有它
的绝佳好处：透明的坛壁更容易像通
感的修辞手法，让视觉趋于明亮。泡
刷时“手可通天”，又可借敏锐的目光
传达出嗅觉和味觉的最终效果，且恰
到好处。但我的这两坛泡菜吃得慢
慢悠悠，好似生活中的闲庭信步。每
天捻出几块，看坛中的水位一点点降
下去，不急，也不慌。

当快见底了，妻子又用玻璃坛泡
起一坛土藠头。听说那种藠头比大
蒜更脆嫩，泡出来是浅浅的粉白色，
像初春的晨光。我觉得日子就该是
这个样子的——一坛吃完，再泡一
坛，不慌不忙，岁月静好，静待花开。

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玻璃坛
上，照在碗里的油花上。在那些土藠
头沉在坛底的、正在发酵的时间里，
我会想起妻子的童年，想起姐姐的唏
嘘，想起那些被腌渍过的、被泡制过
的、最终都化为舌尖上一点回甘的旧
日时光。

天池    李志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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